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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培，男，1923年6月生，祖籍大竹县杨通乡徐家寨（又名大
庙寨），后迁居双河乡天城寨。7岁开始在天城寨沈氏私塾读书。

1936年，徐代位在徐家寨创办了私立徐氏小学。次年，徐永
培来到徐小高一班学习。1938年7月，共产党人贺方木到徐小建
立了党支部，徐小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十四五岁的徐永
培，在徐小受到爱国主义熏陶，他参加创办《晨曦》《曙光》等壁报，
撰稿、誊写、张贴，是办这些壁报的骨干力量。

1940年春，徐永培考入了大竹县立初级中学。同年秋，经
徐代位介绍，徐永培来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
习，读社会组。不久，他便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徐永培和
一些年纪较大、迫切要求进步的同学一道，组成马列主义著作
学习小组，并创办了一块壁报——《星报》，寓“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之意，每周一期。

1944年假期，徐永培和陈尧楷、赵义熙等受育才党组织派
遣，回到大竹杨通、张家一带做过短期社会调查。1945年上学
期，徐永培和徐相应在双河邻山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
游击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秋，徐永培约徐永志、江山霖
等发起组成了“五区青年学习研究会”，并在杨通、文星等乡建
立了分会。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川东党地下组织决定在农村
开展武装斗争，开辟第二战场。1947年夏末秋初，中共重庆市
委委员彭咏梧先后派胡正兴、陈以文、王敏等来到杨通，恢复了
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建立党的杨通特支，徐永培任书记，徐相
应、贾云甫为委员。特支从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了秘密武装
队伍。

1948年5月，徐永培由重庆返回大竹，继续领导大竹山后的
党组织和游击队。

1948年秋，华蓥山周围各县的大起义相继爆发。为了减轻
起义地区的军事压力，当时川东党组织实际上的负责人邓照明
在重庆组建了广(安)邻(水)大(竹)山区党委和广邻大山区游击
队，徐永培任党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山区党委和游击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战斗。他们以广安
观音阁起义保留下来的武装和徐永培、杨迅行掌握的力量为骨
干，在渠河以东，竹、垫、梁公路以西的广大山区和深丘地带，大
张旗鼓宣传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

山区党委和游击队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们
如火如荼的斗争，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49年6月
初，徐永培、徐相应回到邻水龙安乡六保，隐蔽在贾献廷家中，准
备伺机插到大竹山后，接出干部和游击队员。但是，当地敌人的
谍报人员发现了他们，立即向驻在柑子铺的敌突击二营营长雷迅
锋告密。1949年6月13日晚，雷迅锋派兵包围了贾宅。徐永培冲
到野外，又遇敌人
拦截。敌人前堵后
追，徐永培被捕了。

1949年8月10
日，徐永培和徐相
应 一 道 英 勇 牺 牲
了 。 时 年 徐 永 培
26岁。

游击战士徐永培
□本报记者 罗天琪/整理

季富政数十年游历数万公里，足迹遍及巴蜀大地，走
访了巴蜀一千多个城镇山乡，完成了数千幅水粉画和钢笔
画的写生和创作，被人们尊称为“游仙”。

1976年，四川文理学院（原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
立美术系，季富政出任第一任系主任，直到上世纪80年代
中期他去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室任主任，曾一度
活跃在达州画坛。

我与季富政老师尚未谋过面，但从朋友那里听到过这
样的描述：“他随时背着自制的大布口袋，里面装着木画
板，风尘仆仆地穿梭于大巴山乡村田野，一点不像个画家，
倒有点像个朴实的农民。但是，从他那个大包里掏出来
的，却是无比宝贵的东西：一叠厚厚的关于大巴山民居的
画卷……”

季富政是画坛的一位写生高手。
拨通电话，当知道采访他的是《达州日报》记者时，季

富政兴奋地说：“好呀，我在达师专教了十多年美术，对达
县地区很有些感情……”我们的话题很快切入到写生作画
上，“我就讲讲那次陪吴冠中先生去万源写生的事吧！”

我似乎能感觉到电话那一头的短暂沉寂——吴冠中
可是声名如雷贯耳的大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先生
终生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及中国画现代化之探索……我想
我算是赚到了，一次就能听到两位艺术家的写生故事。

季富政回忆道：“1980年3月，大巴山深处还残留着斑
斑点点的积雪，当时已花甲之年的吴冠中先生应邀来到当
时达县地区的达县市讲学。达县地区文化局主管美术工
作的邓泽纯和我一道，要了一辆老式吉普车到火车站去接
他。我们心里都在想象着一睹大师的风采，出乎预料的
是，先生是一个外表看起来瘦弱精干的老头。随行的西南
师范大学美术系老师们扛着吴先生的油画器材装备，有画
板、画架，尤其是装画布的金属圆筒又粗又长。当时我心
里一震，圆筒这么粗大，老先生平时写生能扛得动吗？

“事情源起吴先生在重庆西师讲学，是与西师花鸟大
家苏葆祯（季富政的老师）的教学交换。我知道此消息后，
就嘱咐正在西师进修的达师专老师邀请先生来达县讲学，
向学校和地区文化局、宣传部作了汇报，得到支持，并迅速
通知全地区各县相关部门美术干部日夜兼程赶来听讲
座。课堂设在地区行政学院楼上。

“吴先生讲演的题目是‘绘画的形式美’，共有六个方
面：‘美与漂亮’‘创作与习作’‘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
等。‘美与漂亮’给我印象最深，他说满身被虫蛀蚀小孔的
佛像木雕与材质贵重华丽、内容如开膛破肚堆砌的大瓜小
果、瓜叶瓜柄比较，前者是美丽、后者是漂亮……

“先生这次的大巴山之行，对我们来说可谓是迎来了一
位惊世骇俗的当代大家，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家都争
着陪先生去写生，最后除了西师作陪的老师们外，达县去了
我、张尔立、秦文清。主要选点在万源的庙坡乡，那里山壑
纵横，色彩丰富，人文神秘，是一个风景秀美的秘境。

“春寒料峭的巴山三月，山顶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
大巴山呈现出白色小块雪斑与褐色泥土交织的纹理，先生
便发现这种纯美的大自然生命现象和生物之间的联系，他
说极像豹斑，山脉体态肌理与豹子躯体的外型肌理也近似
……先生开始写生前，总是东瞅瞅、西瞧瞧，好一阵子才落
定画架，画到一定程度又在挪动。刚到万源庙坡乡，先生
便迫不及待地赶到山脊上，沉浸在自然怀抱中，先饱览进
入眼帘的美色，再浸润诸多最具审美特色的物象于一炉。
这就是先生在他文章中所言之的‘东找西寻论’。

“先生穿一身粗纹咖啡色灯芯绒衣裤，说怕麻烦别人，
在外写生有时不洗脸、不洗澡、不洗衣服也是自然的。吃
的方面，早晨出去一画就是一整天，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
中间六七个小时只是在精神上的‘饱餐’。

“写生期间，吴先生画的是油画。大家都各择所爱，分
散在较远的地方，大约傍晚还早一点才回到住地，摆开一
天的画作请先生点评。虽然都是高校美术专业的教师，甚
至是系主任，但在先生面前仍然是学生，恭恭敬敬聆听他
犀利精到的见解。

“没有赞美，没有敷衍，也没有批评，核心思想是：写生
也不能全照搬自然，要善于发现你认为最美的地方，并组
织自己的语言去描绘……绝大部分写生都被先生诚恳否
定。记得点评到我的时候，由于画的是水粉，一天下来多
达五六张，几天后就是十多张。先生共挑出三张来进行评

点，认为画得较完整的也只有一张：画面中一棵幼年开白
花的梨树，迎风飘花，深绿背景衬托一种单纯，先生说画进
了诗意，并找到了表现这种诗意的形式和色彩。后来我把
此画收进《季富政水粉画集》中。20多年后，我看吴先生

《沧桑如画》散文集有一篇《初恋》里说到白色，‘……感到
很美，梨花不也正是白色吗？’我这才有些醒悟。先生继续
写道：‘白色分外高洁、分外端庄、分外俏……’原来他对白
色有着更深层的苦恋，苦恋着他最初的恋人。先生的恋人
原来是一位白衣护士。

“吴先生要回重庆西师大了，我请他到家中吃顿饭，作
陪的有当时在达县地区新华书店当美工的张尔立。

“初创时期的达师专教师宿舍还是砖瓦竹编夹泥墙的
工棚，也没有吃饭的桌子，我们用五层板画案充当餐桌，吃
的全是乡村野菜、野鱼，先生大呼：‘真好！’记得1980年的
原生态野菜有折耳根、野葱之类，野鱼有泥鳅、黄鳝之类，
配搭的有菜稀饭，先生不喝酒。全然一桌川东平民家宴，
一席没有掩饰、没有做作的真正便餐。

“我们吃得酣畅淋漓，在这样的场景中，质朴的先生慢
慢与我拉起了家常……

“多年后，一直有人问我：吴先生和你相处数日，咋没
有向他要一幅画呢？说实在的，我一辈子都没有向谁要过
画，包括关系十分好的苏葆祯老师，虽然不少人都有苏先
生的画。吴先生据传是不送画给别人的，这使我想起他烧
画的传说，以及把画赠送给新加坡博物馆的豪举……吴先
生做事似乎有些铁石心肠，实则在捍卫艺术的高洁，他太
高远伟大了，真的就像他的作品。”

陪吴冠中大巴山写生
□张全普/文

【人物名片】
季富政笔名巴人。1976年至1984年在原达师专美

术系任主任，现居成都。系我国乡土（古民居）建筑专家，
全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员，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乡土建筑研究著名
学者和乡土建筑钢笔画著名画家。

吴冠中万源写生作品

吴冠中在万源庙坡乡写生


